93111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萬年

    午夜十二點，我獨自走著，路邊是一棵棵的大榕樹，風吹動樹葉沙沙作響，月光穿透樹葉間，整條路搖曳著光影，整個夜瀰漫著詭侷的氣氛。在這條路的盡頭，站在一個人，身著一件暗褐色的修道士袍子，頭上戴著披風的帽子，臉龐則很巧妙的用帽子遮蔽著，即使今晚的月色異常的明亮，依舊讓我完全看不見他的樣子。
   「麻煩請跟我進來。」他用低沉略帶沙啞的聲色講完後，便轉身進入他身後的一道木門中。

    眼見他進去後，我也趕緊尾隨著他踏入門中，隨即門便關上了，門內所見的，是一道漆黑的螺旋形石階，只有幾支火把照明著，空氣中溼氣凝重，石階上也長了些許的青苔，影子隨著火光在晃動中，一股恐懼由心中揚起，讓我不由得有點呆住了。
   「對不起，可以麻煩您走快點嗎。」從他的口氣中有一種急燥感，讓我又多添了幾分不安。

   「抱歉，我馬上跟上。」我便又加快腳步跟上，走了約莫一分多鐘的石階，看見的又是另一道門，不過卻是鐵製的，很厚重的感覺，再門上中間一處，有一些刻痕，由於門上灰塵過重，看不太出來是什麼，此外在門上還有一道十分厚重的鎖，但上面以被銹蝕的很嚴重，在我還在好奇週遭一切時，他悄悄的從他的袍子中，取出了一把一樣銹蝕很嚴重的鐵製鑰匙，放入鑰匙孔中轉動了好幾下，才勉強打開鎖，在開門的那一剎那，一陣極度閃亮的光射進我的眼眸…。
   「宥嘉，該起床囉。」媽一邊叫著我ㄧ邊拉開窗簾，刺眼的陽光灑滿了整個房間。
   「媽????」拉了一下棉被，把頭整個覆蓋住。
   「….知道了，我等會就起來了。」
   「別忘了，今天要去探望奶奶，順便要去祭祀一下你爺爺。」媽說完後便把門帶上，下樓去了。

    「爺爺……. 。」此時心中又想起爺爺當時還在世的時候….. 。

     一年前…..

   「爺爺，你又要去做禮拜了喔。」

   「當然囉，爺爺可是一個禮拜只有這一天，可以去好好的讚揚上帝。」爺爺臉上帶著笑容看著我。

   「我知道啊，可是….我一個人在家，會很無聊耶。」

   「那你去幫爺爺把昨天燒好的玻璃整理一下好嗎?裡面有爺爺很重要的東西，拜託你囉！」

   「嗯。」我很快的就答應了爺爺，因為我最喜歡爺爺做的玻璃藝術了。

   「那我出門囉！」爺爺的手摸著我的頭，我很喜歡這種溫馨的感覺，總是讓我心裡暖暖的。

   「爺爺再見。」我開心的跟爺爺揮著手。

    爺爺一離開，我便立刻衝到他的工作室，玩起了他最近剛完成的玻璃作品，爺爺的玻璃，最大的特色就是他運用了 ”光” ，他利用每一道光在經過不一樣曲面的玻璃上，會投射在桌面，形成許多可愛塗鴉，甚至是ㄧ幅畫，尤其又以可以裝水的杯子、水壺，更適合做這項藝術，在水、光、玻璃的不同折射下，所呈現出來得樣子更是特別，有時候還可以達到立體的感覺。我一邊整理著爺爺的作品，一邊把玩著這一個個神奇的藝術。

   「疑…那邊怎會有個小木盒。」我拿起了小木盒，仔細觀察了一下，在盒子的上面刻著一排英文，當時才國小的我，還不懂上面寫些什麼，而盒子上還有一個圓形的凹痕，好奇心作祟的我，決心要打開盒子。
   「奇怪了，為什麼找不到有任何開口啊。」不死心的我，決定要去找工具，撬開這個盒子。
   「鈴….鈴...鈴…」電話鈴聲響起了。
   「喂 ~，請問找哪位。」我很有禮貌的問他。

   「小弟弟，你爸媽在嗎??」對面的聲音有些急躁跟緊張。

   「我爸媽他們帶我奶奶去醫院做身體檢查了，所以不在家，不過等一下我爺爺應該就會回來了。」

   「…….」話筒的另一端，突然安靜了下來。

   「怎麼了嗎???」我心裡有一種越來越不安的感覺。

   「沒事了，小弟弟，麻煩等一下你爸媽回來的時候，通知他們一下，讓他們來一趟市立醫院。」氣氛突然感覺很凝重。

   「喔….」

    6月24號下午4點半，爺爺在回家路上，遇上強盜襲擊劫財，傷重不治，死亡。此事造成了我家ㄧ片哀傷，直到事情過了半年多，大家情緒才漸漸撫平，而爸媽也為了工作而搬往市區，奶奶則繼續留在充滿爺爺回憶的地方…。
   「媽，我們現在要出發去奶奶那邊了嗎?」 

   「對呀，幫忙提ㄧ些東西到車上，我們準備要出發了。」

    睽違了半年多，終於又可以回去看看那個老地方了，自從搬離那裏後，爸媽更忙了，要一邊適應新環境，又要一邊工作，直到最近才漸漸習慣，讓我們可以抽個空回去看奶奶。我坐著車，看著外面的風景，很令人懷念的景色，一棵棵的大榕樹相互交會著，迎面吹來的風，很舒服，漸漸的又起了睡意….。
    「又是這個夢。」我驚訝的環顧著四周，一樣是那個幽黑的樓梯，而在我面前的仍是那道木門，然而不同的是那個人消失了，門的鎖也開了，我遲疑了一下，決定打開門，一探究竟。我慢慢的推開了門，裡面的樣子，更是令人訝異，裡面完全不同於外面，房間裡十分明亮，裡頭擺飾著各式各樣的玻璃製品，玲瑯滿目，而每ㄧ件作品都極其特別且美麗，讓我雀躍的把玩著每ㄧ件寶物，彷彿又回到了小時候，此時此刻我突然回想了起來。
    「”木箱”。」我不自覺的大喊了出來，此時空間開始晃動，許多玻璃都被震碎了，我完全不知所措，就在我慌了手腳之際，我聽見角落那邊傳來了微弱的聲音，不過聲音都快被玻璃的碰撞聲給蓋過去了，我免強循著聲音，有個洞，我往前ㄧ看，忽然ㄧ隻拳頭揮了過來….。
    「好痛喔…」我深深感覺到右臉頰一陣劇痛。

    「你終於醒了啊，剛剛你叫了ㄧ聲，害我跟你媽都嚇了一跳，搖了你好幾下，卻叫不醒你，我們擔心之際，只好出拳頭打醒你囉!!」

    「那也不用這麼狠吧。」我痛到眼淚都飆出來了。

    「剛剛做惡夢了吧，醒了就好了，快下車吧，我們已經到了。」

    「對了，木箱。」此時我飛也似的衝進房子裡。

    「奶奶，奶奶，你在哪裡啊。」我大聲的在屋裡喊著。

    「來了來了，什麼事這麼急啊！」奶奶緩緩的向著我這邊走來。
    「奶奶，快跟我到爺爺的工作室去。」一邊拉著奶奶那雙經歷過許多風霜的手，一邊想著那只小木盒上，刻著的那一排英文，上面寫著”FOR  AMY” ，這正是奶奶的英文名字，那盒子是爺爺想親手送給奶奶的，可是卻…. ，不管這麼多了，一定要快點讓奶奶看見木盒。到了工作室，我ㄧ眼就尋見那只木盒，它當初被我擺到角落去，位置完全沒有變過。

    「奶奶，這是爺爺當初要交給你的。」我用手拭去了盒子上的灰塵，出現了那排英文字母，以及上方的一個圓形凹痕。

    「這….這…這是???」奶奶還在一臉茫然，直到他看見了上面的圓形凹痕，她才突然間省悟了過來。

    奶奶伸出她有些顫抖的手，拿下了無名指上那只爺爺送他的玻璃戒指，她小心翼翼的把戒指放入那個圓形的凹痕中，忽然間，原本接合的完全沒有縫隙的木盒，完全散開來了，而裡面是ㄧ個更為精細的盒子。奶奶看到此刻，眼淚已不自覺的留了下來，應該是又令奶奶想起了許多的回憶吧！奶奶緩緩的打開盒子，裡面是ㄧ個無法用言語形容其美麗的玻璃杯，玻璃杯上滿佈著許多精細的雕刻，幾乎是集所有技術在這只玻璃上。根據爺爺的個性，這只玻璃杯絕不僅僅只是這樣，於是乎奶奶拿起了玻璃杯，往廚房裡走去，將杯子裝滿了水，置放在窗戶邊上，隨著陽光、水、及玻璃杯的特殊曲線，映照在桌上的又是令ㄧ項光景，那是 ㄧ幅簡單的畫刻畫著爺爺與奶奶的模樣，旁邊題著一行字句，「有些事，即使過了ㄧ萬年，也不會改變，那就是…我…愛…你。」
    這一天，氣氛很融洽，大家談著這過去一年來的種種，有歡笑有淚水，大家還一起去了爺爺的墓上祭拜，爺爺的相片似乎也笑著，大家心中都解放開了，不再被過去所束縛，那種哀傷的感覺，昇華成凝聚我們的羈絆。順帶一提，奶奶說她當初取下那個名字” AMY”的原因，是因為” AMY” 拉丁文意思是"被深愛的"，就像他被爺爺如此深愛著一樣。
